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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事要是被吴云知道了怎么办？
管她呢，先把事办完再说。
你以为吴云是那么好惹的？
无非把天闹翻了。
吴林自问自答，满脑子想的都是吴云，惟独

没想母亲，更想不到母亲会为这事出事了。

二
吴林天生是爱财的命，早年他在工厂上班，

搞产品销售，天南海北地跑，不管哪里有了财
路，马上跑到火车站，买了票走人。这种没有准
备的出差，多半要遭罪，卧铺票根本不用想，能
买到硬座票就算烧高香了，何况很多时候他总
是买一张站台票，挤进车厢，在两节车厢连接
处，找机会补票。如果是夜车，他会拿出一直夹
在腋窝里的一沓报纸，铺在人家座位底下，蹲下
身子，先头后脚地钻进去，睡觉。虽然空间狭窄
了点，但也不次于卧铺，只是两只脚还伸在过道
上，有人走路不小心，猛地绊了一下或直接踩在
他脚脖子上。

吴林早年挣钱很不容易，即便他这么吃苦
耐劳，随着工厂的不景气，他的推销工作每况愈
下，最后不但没挣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好在
推销让他在天南海北搭建起了人脉，在工厂即
将倒闭的当口，他一脚踢掉了养活了他大半辈
子的单位，到外面独立门户，进行了几年土鳖养
殖。那是上世纪90年代，挣钱是件很容易的事，
吴林钱没少搂，但也没攒下，他坑过别人，也被
别人坑过，幸亏那些事都不大，没出什么娄子，
不然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儿还真不好说。

如今，吴林快奔六十的人了，身体比过去胖
了一圈，再让他往火车座位底下钻已经不可能
了，即便能钻，他也不会那么做，自从养殖土鳖，
他手里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钞票，每次出门，都
会提前买好软卧，最次也是硬卧，总之，他的生
活态度和生活质量已与以往大不相同。辛苦钱
他基本不挣，挣的钱完全靠开动脑筋。他的脑子
像个大罗盘，每天都在飞速旋转，有些人也学着
他那样转，可速度根本跟不上他。他的脑子比一
般人灵活好使，这是后天摔打的结果，更主要还
是先天的，从娘胎里带来的，谁都比不了。再说
那大罗盘似的脑袋，说不定什么时候一停，两只
手像两只大耙子张开，一搂，满耙子里面全是金
灿灿的钱，看得叫你头晕。

能吃苦加上有头脑，这样的人大体错不了，
可吴林总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很失败，他挣了
那么多的钱，又觉得自己是个最没钱的人，他的
生活虽然略有提高，但还是在低水准上游荡，不
管买什么高档物品武装自己，掩饰自己，都无法
让自己在整体水平上有个提升，干脆土鳖养殖
就此中断。如今儿子长大了，结婚事宜摆上了议
事日程，他更没心情考虑怎么提升自己的问题。
老伴在他做销售的时候得了肠癌，去世了，他一
直没再找，如果找个女人在他身边，也许会改变
他目前的这种现状，可这么多年他一个人习惯
了，有个女人在身边，反倒显得累赘，折腾不起。

在跟亲家见了一次面后，吴林跟儿子商量，
他自己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套房子也没什么用，
过几天他搬出去，到外面租房子住，然后将这套
住房重新装修一下，当作儿子结婚新房。应该
说，这是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即经济又实
惠，当然他不会在儿子终身大事上节省钱，该花
钱的时候还是要花的，比方婚宴办得阔绰点，好
烟好酒也不能吝啬，办完大事后，把手头剩下的
钱都给儿子，让儿子自行支配。可儿子被没过门
的媳妇李芳菲洗了脑，脖子一梗，坚决不住这套
旧房，他要到开发区买一套新开发的花园式住
宅。吴林拗不过儿子，更主要的是，他不想在这
事上惹儿子和李芳菲不高兴，决定跟儿子去开
发区看看，一看不要紧，就连自己都看好了这个
地方，还有什么可说的，买房吧。

三
这片小区里根本没有小户型，最小的房屋

面积 150 平米，不算装修就得 150 万。吴林这辈
子再能搂，腰包里的钱也是有数的。不过，儿媳
妇李芳菲那边传过话来，她父母那边能拿出 50
万。好像故意给吴林施加压力，如果再不掏出那
100万，他人前人后就没脸面，往后还怎么跟亲
家相处？吴林狠下心，咬咬牙跟儿子说，你爹的
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一个人在外面很难攒下
更多的钱，我顶天也只能拿 80 万。吴林回去就
把自己住的这套旧房卖了，正好卖了 80 万。儿
子也算通情达理，剩下 20 万也没再向吴林要，
自己找了个地下钱庄，搞来了 20 万，每月利息
却高得吓人。吴林有些后悔，不如当初再咬咬牙
给儿子拿出那 20 万，如今儿子搞来了高息 20
万，不好再反悔，那样损失会更大，他只好每个
月从兜里掏钱帮儿子还利息。

那套开发区花园式的房屋用了吃奶的劲儿
买到手，总该高兴吧，可吴林脸上整天挂着难以
言说的苦笑，有点像被人打掉牙自己往肚子里
咽的味道，什么也别说了，路还得往前走，生活
还得继续，儿媳妇李芳菲忽然提出把房产证上
的名字写成她的，万一婚姻出现不测她也有个
保障。吴林一听就火了，还没结婚呢，就想着离
婚，这样的人还能跟她结婚吗？

当然不能。儿子在吴林的鼓动下，去跟李芳
菲理论。李芳菲也是个犟种，据理力争寸步不
让。两人僵持住了，婚没法儿结了，说分手就分
手，十天半个月没见面。儿子结婚的事彻底泡汤
了，吴林劝儿子不后悔，天下两条腿的蛤蟆难
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还害怕这辈子打光棍
儿不成？吴林开始四处为儿子张罗对象，见过的
女孩子有 10 多个，竟一个也没处成。吴林不免
有些慌神儿，有些着急，看来找对象并不像他想
象的那么容易，不是儿子看不上人家女孩子，就
是人家女孩子看不上儿子，有时两人都看上了，
不是女孩子看不上他这个家庭，就是儿子看不
上女孩子爹妈的生活习惯，难哪！这期间，吴林
找过李芳菲的家长，要求见个面，把买房子的钱
算一下，总不能这么放着不解决问题，李芳菲家
长正在气头上，不愿意见面，事情一拖拉，就是
大半年。

这时，儿子和李芳菲又悄悄有了来往，干柴
烈火凑到一起，突地燃起大火，熊熊火焰照亮了

吴林心里黑暗冰冷的天空，看着两人好得整天
难舍难分如胶似漆的样子，吴林不能强加干涉
了，一切都顺他们去吧。李芳菲也放弃了房产证
的署名权，两人领了结婚证，住在了一起。吴林
说，等你们啥时想举办婚礼，我从银行取 10 万
元崭新的百元大钞，叠成一朵朵粉红色的玫瑰
花，合成一个特大的花篮，摆在婚礼现场供人欣
赏和采摘。儿子不屑一顾地说，土豪吗？我看你
是做梦吧！至此，吴林一直为儿子悬着的心落了
下来，自己干脆退掉在外面住了大半年的出租
房，搬到母亲那里。

四
母亲的房子比较宽敞，三间屋，母亲住一

间，姐姐吴云领孩子住一间，剩下一间好像就等
着吴林搬过来住。吴云在孩子两岁时离了婚，一
直跟母亲住在一起，一来母亲年岁一年比一年
大了，身边需要有人照顾，二来吴云离婚后不思
进取，生活也没什么起色，整天靠着老人混日
子。其实母亲外面还有一套房屋，吴林习惯于叫
它红房子。红房子面积不大，也就40多平米，每
个月能额外挣出 1000多块钱的出租费。在搬进
母亲家之前，吴林很想让母亲辞退租房户，自己
搬到那里住，但吴云不同意，说那房子是母亲的
钱匣子，母亲一个月少收入 1000块钱日子肯定
不好过。吴林只好便罢。有谁会想到，吴林在外
面租房，滋味很不好受，房东今天说，房租便宜
了，要涨价，明天又说，所有人家都涨价了，就我
没涨。吴林好说歹说，房租虽然没涨，但房东脸
色却不好看，让他趁早找房子搬出去，她租下一
个房户时一定把房租涨上来。吴林每个月为儿
子偿还那20万高息贷款很是心疼，再多花出一
份租房钱实在不情愿，只能硬着头皮往母亲这
里挤。

吴云说，吴林住的这间屋子实际上并没空
闲，孩子每天都在这里睡觉写作业，既然吴林执
意要回家住，她只好把这间屋子倒出来，让孩子
跟自己挤在一个屋子。

吴林听出吴云不欢迎他。也可以理解，吴云
长期住在母亲这里，早已把他排除在外，认定这
里就是她的家，等母亲百年之后，这房子理所当
然归她所有。吴林心里也认这个账，只是吴云排
挤，让他心里有了一股反弹的力量，母亲还没怎
么样呢，她就打起了这种主意，多么无耻的想
法。吴林偏要回来，起码这房子现在还写着母亲
的名字。父亲去世前，有过交代，外面那套红房
子将来给吴林，这套房子给吴云，吴林当时很不
满意，这种做法显然不合情理，为什么小房子给
他，大房子给吴云？母亲的解释是，吴林自己有
房子住，给这套小红房子你也算白得，起码比吴
云强，吴云除了住我这里，她自己根本没房子。
吴林想说，吴云没房子，是她自己不努力，想不
劳而获，我有房子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怎么就
一下子归到你们那一套分配方案里去了？父亲
去世后，吴林把那套红房子过户到了自己的名
下，因为母亲健在，他还不好意思把出租费用归
自己所有，就是说，吴林用自己的房子出租，给
母亲零用钱，母亲这么大年纪能花多少钱？说白
了，那出租房屋的钱，实际上是填补给了吴云。

吴林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事情稀里
糊涂蒙混过去。

五
心里有了不舒服，吴林白天就总不在家。每

天吃过早饭，他就推着自行车出门。现在骑自行
车的人越来越少了，外出上班办事不是步行，就
坐公交车，再就是乘出租车开私家车。吴林外出
必须骑自行车，他的工作是走街串巷，走走停
停，一整天他都在城区有老房子的地方转悠，偶
尔见到闲人，便停下来，到处搭话打听有没有卖
房子的。吴林买房子不是自己住，而是要转手倒
卖，挣中间差价。

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多有钱没钱的人都躁
动得急于改变生活环境，有人在新开发的小区
里买了大房子，把原来居住的旧房子卖掉填补
资金短缺。吴林很早就看到了商机，他脑子一
转，想出了门路，别看有人买新房买得热火朝
天，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小区新房，旧房还
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他准备花 20 万元买个旧
房，放在手里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等房价涨起
来，他再卖掉。吴林心里早就有个算计，每套旧
房不多挣，能赚个七八万他就卖掉，接着买房接
着卖房。

但事情总不能按他预计的方向发展，吴林
推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转悠了一个多月，他始
终没碰到急于卖房等着用钱的人，偶尔见到有
几个卖房子的，也知道房价正在上涨，只是不知
道涨到什么时候到头，轻易不出手，给出的价
格，基本没有可挣到钱的空间，吴林不敢买，也
买不起。

好在走街串巷成了吴林打发富裕时间的一
种方式，时间久了，吴林听到不少房子的信息，
也发现了不少门道儿，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他一口气喝掉一瓶矿泉水，扔掉空塑料瓶子，决
定放弃每天的走街串巷，改为到开发区以外的
城郊买平房。那些平房过去都是郊区农民居住，
跟随城市的发展速度，那些农民早已不是农民，
他们成了城市最底层的打工者或小商贩。吴林
买房还不能从这些人手里买，这些人早就知道
自己房子早晚会拆掉，叫棚户区改造，等着拿一
大笔拆迁费，另找出路。吴林必须远离这些地
方，到接近农村的地盘买平房，当然这些房子必
须是正式房照，不能是农民的宅基地。那些人以
为城市开发猴年马月也开发不到他们那里，又
想将房子卖个好价钱，所以吴林手里的20万能
买到相当不错的砖瓦水泥结构的平房，这样的

平房不过三五年房价肯定翻倍上涨。

六
想到这些，吴林暗自激动得手心冒汗，握着

车把的手整天湿漉漉的，他到这个地方找房子，
必须每天五六点钟出门，晚上九十点钟回家，每
出去一趟，都累得腰酸腿软，回来就什么也不想
地一头栽到床上。几天下来，他已经看好了3家
平房，经过反复对比琢磨，评估利害得失，他终
于在一天下午天黑之前选中一家。吴林天生就
是做买卖的料，他不但能把眼光放远，还能把眼
前的事盘算得异常精细。交了定金就算交易成
功，接着吴林跑回城里，给房子更名，更了名交
齐所有房款。卖房子的这户人家也是做买卖的，
因为买卖做得大，需要到外地发展，这房子已经
两年没人住了。吴林把房子买到手自然高兴，就
像捡到了一坨黄金。卖房子的也高兴，这房子毕
竟二三年没住人了，墙皮开始掉渣，能卖出这样
的价钱已经算不低了。

吴林第一次涉足这个行业，很是小心，生怕
吃亏上当。事情说来也怪，自从买了这套平房
后，不管他付出多少辛苦，跑了多少趟这个区
域，再也没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吴林并没有放
弃对房子的浓厚兴趣，他觉得这是一项很有意
思的行业，一个大有前途的行业，现在他对这个
行业了如指掌，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只要
听说有卖房子的信息，不管自己买不买，他都要
好奇地骑车过去看看，打听打听。他对房子如此
着迷连自己也没想到，有时晚上睡觉做梦还梦
见看好一处房子，跟人家讨价还价，眼看着成功
了，却发现手里没钱。懊恼地从梦里醒来，翻了
几个身，叹了几口气，想接着睡，折腾半天怎么
也睡不着，起床，穿衣服，推起自行车出门，到早
市上喝一碗豆腐脑，吃两根油条，继续走街串
巷。

七
这天晚上，吴林回到家，感到屋里气氛不对

劲儿，母亲居然没睡觉，敞开卧室的门好像在等
他。客厅里的灯光也忽明忽暗扑朔迷离，好像有
一个节能灯泡出了问题。吴云在厨房洗碗，水笼
头阀门紧，拧开时，水吱嘎嘎冲着水池狂吼，压
下屋里所有不规则的声音。吴林在门口换拖鞋
的工夫，母亲问：“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吴林说：“早吗？我每天都是这个点回来。”
母亲说：“我记得你以前总是半夜回家。”
吴林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我就是这个点

回家。”
母亲说：“那好，你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吴林真猜对了，家里要有事。他小心翼翼走

到母亲卧室门口。
母亲问：“你整天起早贪晚地往外跑，挣着

钱了吗？”
终于问到了实质问题。不管母亲怎么想，吴

林说：“当然挣到了，至少挣20万。”吴林把想象
的数字当真事说了。

母亲听到吴林随口说出的数目，睁大眼睛
惊讶地问：“干啥挣这么多钱？”

吴林不屑地说：“搞房产。”
母亲笑了一下说：“看把你能耐的，今天我

要跟你商量点事。”
吴林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漫不经

心地说：“有啥事你直说。”
母亲说：“你已是个大人了，也应该为家分

担点困难，从这个月起，你每月应该交点房费和
伙食费。”

吴林惊愕地看着母亲，他还从来没想过这
个问题，看来母亲早就不把他当成这个家里的
人了，他是这个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吴林脸红脖
子粗地挠了挠脑瓜壳，猜想母亲压根不会有这
种想法，是吴云怕他跟她抢地盘，才鼓动母亲说
出这番话来。

吴林心里很难受，忽然和母亲有了疏离感。
此时他竟无语凝噎了。

母亲说：“你外面有房子，怎么说也比你姐
姐强。”

吴林说：“现在这房子还没改她的名呢，我
有权住这儿。”

厨房水笼头狂吼声戛然而止。吴云从厨房
里走出来说：“妈，吴林说得对，你就别难为他
了。”

见母亲不接话茬，吴云走回自己的房间，轻
轻把门关上。

吴林冷笑了一下，想吴云真会装好人。

八
种种迹象表明，房屋市场前景不再看好，街

道电线杆上到处都是中介公司贴出的售房野广
告。房屋价格不涨也不回落，卡在那儿僵尸一样
硬挺着。吴林有些上火，嘴角起了泡，化了脓。他
担心郊区那套平房会烂到手里，把老本搭进去。
市场开始紧缩，吴林的心更是紧缩，缩得没缝
了，天也开始冷了，他也不愿出门了，整天猫在
母亲这套房子里睡觉。从睡梦中醒来，躺在床上
眼望天棚，他忽然想，母亲这房子不错啊，温暖
舒适，充满了人气儿，以前他在外面忙来忙去
的，怎么没在眼前的房子上动动脑筋呢，怎么没
想过他守着一块大金砖，偏偏要到外面拼死拼
活地讨食儿吃呢？

吴林好像有了大彻大悟，一轱辘从床上爬
起来，饭也没顾得上吃，急忙收拾一下东西，出
门把那套40平米的红房子更改到儿子名下。儿
子是他的骨头是他的肉，是他全部所有，那层血
脉关系谁也分割不开，所有的财产放到儿子名
下才是最安全的，所有的房子放到儿子名下才
是最安全的房子。

吴林很快到房屋登记处办理了房屋更名手
续。他马不停蹄地给儿子打电话，他想急切地见
到儿子，亲自把房屋登记证交到儿子手上。

接电话的是儿媳妇李芳菲，吴林直截了当
说了此事，李芳菲难以抑制喜悦，说儿子刚下楼
到超市买烟，一会儿就回来，干脆你过来吧，晚
上好好招待你一顿。

吴林就这么去了儿子家。李芳菲好像从来
没对吴林这么热情过，她的热情有些夸张，一会
儿沏茶一会洗水果，真把吴林当一回老爷子供
起来了。吴林坐在白皮沙发里，身体不住地往后
陷，不自在了，他不停地调整坐姿表面装作无动
于衷，心里被忽悠得热气腾腾。看来钱财真是个
好东西，它能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吴林想起李芳
菲跟儿子处对象时那一阵耍闹，也不一定全怪
人家，还不是自己没钱没能耐？

儿子早就从外面回来了，接过房证，看了一
眼就漫不经心地扔到一边儿，他显然不理解吴
林的心思，更没有像李芳菲那样面露喜悦。在他
看来，这一切都平常稀松，请吴林回家吃一顿饭
才是天大的事情。

九
在儿子家吃过饭，已经是晚上8点钟，儿子

要留吴林住下，吴林坚决不同意。可吃过饭的身
体有些懒，还有些困，连看电视的精神头都没有
了，吴林真想就此倒在沙发上一觉睡到天亮。但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儿子不把他当外人，
李芳菲心里并不一定接受他，他必须自觉，必须
有自知之明，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回到母亲那
住，一天也不能落空，让她们知道那房子也是他
的栖身之地。

回家的路上，吴林满脑子都在转悠房子的
事。夜晚的风吹拂着他的脸颊，吹得脑子格外清
晰，再加上脚步的活动，更让吴林浮想联翩。现
在他最担心的是母亲给吴云立了遗嘱，把房子
全都交给她，他一定要探听母亲的口信，进一步
确认。他又觉得母亲给吴云立遗嘱的可能性不
大，母亲毕竟健康，现在立遗嘱总显得不吉利，
好像盼着母亲早早没了。

吴林回到母亲那儿，见吴云和孩子没在家，
就坐在母亲房间里不走了。

吴林说：“从今往后，我每个月按时交房费
和伙食费，一分不少。”

母亲说：“这就对了。”
吴林说：“我额外还给你一些零花钱。”
母亲说：“这才是我的儿子。”
吴林说：“我在你这儿住也总不是办法，我

想自己买一套房子。”
母亲说：“我支持你。”
吴林说：“买房子需要贷款。”
母亲说：“缺多少钱我给你拿。”
吴林说：“那倒不用。”
母亲说：“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吴林说：“我想用这套房子做抵押。”
母亲说：“那怎么行，我住哪儿？”
吴林说：“你还住这里，抵押不是把房子给

别人，只要把房产证改成我的名，我就能从银行
拿到贷款，我拿了贷款就可以买房子。”

这天晚上，母亲很容易答应了吴林的请求。
等吴云知道了这件事，吴林早已利利索索

办完了更名手续。吴云就闹，怎么闹也无济于
事，吴林毫无质疑地成了这房屋的真正主人。

十
母亲反应过来，哭天喊地追着吴林把房产

证的名字更改回去，吴林不紧不慢地打开冰箱，
拿出一瓶酸奶，插上吸管，一口一口地吸。这瓶
酸奶他不知喝了多长时间，最后他放下吸干的
空奶瓶说，我会更改过来的。从此走出家门不回
来了，不回家也罢，他还关掉手机，怀揣新房证
缩头缩脑、东躲西藏，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日子。

一天早上，吴林贼头贼脑地从 20元一宿的
地下室旅馆爬出来，想着母亲这两套房子至少
能给他带来百万元以上的收入，便得意地抠掉

积攒了一夜的眼屎，心满意足地去地摊吃豆腐
脑，儿子这时气喘吁吁跑过来，说母亲昨晚脑出
血住进市医院，让吴林赶快过去。吴林脑袋嗡的
一声大了，扔下那碗豆腐脑就往医院跑。

在医院里，吴林看见吴云守在母亲床边，她
已一宿没睡觉，眼睛通红，不知是哭的，还是熬
夜造成的。她见到吴林已没话可说，只能静静守
在母亲床边。床边挂着吊瓶，大量的液体源源不
断输入母亲身体。母亲闭着眼睛处在深度昏迷，
不知是否还能再一次睁开眼睛。这时，吴林和吴
云眼睛无意中撞在了一起，吴林看见那布满血
丝的眼睛里面全是怨恨哀伤。吴林以同样的眼
神将吴云顶撞回去。

再不回避，俩人说不定会吵起来。
十几天后，母亲离开了人世。让吴林想不到

的是，在母亲去世第二天，吴云领着孩子搬离了
这套房子，到外面租房住了。她对吴林彻底心凉
了，凉得连吵架的心情都没有。

经过这段时间折腾，吴林感冒了，鼻子里有
流不尽的鼻涕，他一个人整天住在空落的大房
子里，心比房子还空落。屋子里虽然有暖气，他
总觉得比从前冷，没有一点活人的气息，还有一
丝冷风总在屋顶诡秘不停地环绕，吴林找遍了
屋里角角落落，也找不到冷风出处。他给儿子打
电话，说了自己的感觉，儿子说，干脆我搬过去
跟你住一起吧，正好这段时间李芳菲表妹要结
婚，找不到像样的房子，打算住我们那儿。

儿子和李芳菲搬来时，吴林才知道，他那套
改成儿子名字的红房子，也被李芳菲折腾给了
她的表哥，她表哥住进那套房就赖着不走了。

吴林吃惊地问：“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吴林直觉得心冷，都冷到脚后跟了。儿子就

是这么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儿子在经济问题上
一塌糊涂，简直跟他是两路人，他要是批评几
句，儿子不愿意听，说他除了钱，六亲不认，土豪
吗？

吴林一气之下，感冒加重，咳嗽，发烧，不得
不住进医院。躺在医院病床上，吴林满脑子都想
着被儿子折腾出去的那两套房子。他绞尽脑汁
费尽心机搞来的东西，儿子却不当回事，真是伤
心，伤心透顶了，他还想的是，要是李芳菲表妹
住进儿子那套房子也赖着不走怎么办？他创造
的一切，就这么被儿子败坏光了？

他看见儿子心就不顺，儿子看他也别扭，跑
出医院躲着他了。吴林若不是躺在病床上，他恨
不能叫回儿子抽他两个耳光。他跟儿子势不两
立，不共戴天。

十一
吴林脑子烧得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他

想起了姐姐吴云，他从吴云手里玩弄手腕、巧取
豪夺抢来了房子，搞得家里乌烟瘴气，让母亲过
早离开了人世，结果他得到了什么？吴林很想吴
云，想对吴云说对不起，让她搬回来住，一家人
和和睦睦，比什么都重要。吴林眼里全是泪水，
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就要追随母亲，离开这个
世界。他恍惚感觉姐姐正给他擦拭泪水，感觉吴
云已经陪他两三天了。吴云脸色很不好，但还是
丢不掉那份亲情，陪护他在医院里。吴林睁开眼
睛，发现眼前的一切不是幻觉，吴云真真切切在
他跟前。

吴云说：“终于醒了，你一直说糊话。”
吴林睁大眼睛，晃动了一下脑袋，对眼前的

一切确定无疑了。
儿子和李芳菲也在跟前，看来他病得不轻。

李芳菲喜出望外地对着他耳根子说：“我想跟你
商量点儿事。”

吴林压住火气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
想让我把房子也改成你的名吗？这办不到。”

李芳菲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你还真是
烧糊涂了，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说吴云大姑领
孩子在外面租房子挺不容易的，你还是把房子
还给她吧。我知道你在郊区买了一套平房，一直
空着，你把钥匙给我们，这几天我们收拾收拾，
咱们搬到那里去住，你看行不？”

土 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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